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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月 11日 ，国 务 院
决定 ，进一步开放黑龙
江省黑河市 ，扩大对俄
罗斯及独联体国家的贸
易。至此 ，与俄罗斯仅
一江之隔的黑河市成为
国内外关注 的焦点 。

黑河与俄罗斯联邦
的阿穆尔州州会所在地
——布拉戈维 申 斯克市
仅一江之隔 ，站在黑龙
江一侧的我方岸边 ，可
以清 楚地看到对方 的 汽
车奔驰而过 ，恋人相依
而行 ，入夜时分对方发
动摩托车 的声音也可 以
听得清清 楚楚 。阿穆尔
州，是俄罗 斯远东地区
的富庶之地 ，工 业发达 ，
资源丰富 。据 说 世界上
的天然气 ，有 三分之一
储藏在这里 ，布市与莫
斯科有 直达 列车 ，公路
四通八达 ，还有一个能
停放200多 架 大 型 客机
的飞 机场 ，平 均 每7分
钟起 落 5架 次 ，是远 东
的第三 大城 市 ，离它不
远，便是俄罗斯著 名 的

海港——海参崴了 。
黑河的 自 身条件也

极为优越 ，这里有一望
无际的大森林 ，有每年
节余 的 1.5亿度 电 ，有
丰富的水力 资源 ，有我
国储量第二的 多宝 山铜
矿。这里有和哈尔滨连
接的 铁路和 公路 ，从 5
月15日 起又增开 了哈尔
滨至黑河特快列车 ，刚
通航的 飞机和即将开通
的3万 门 程 控 电 话 更 是
如虎添翼 。

黑河 的地缘优势还
不只 表 现 在 它 与 俄 罗
斯、独联体仅一水之隔
上，如果从黑河港 出 发
沿黑龙江而下 ，绕过俄
罗斯的 共青城 ，从海参
崴出海 ，去 日 本 ，去美
国的西雅 图 ，则比从我
国南方 出海 ，航程要缩
短五分之二 ，如果跨过
黑龙江 ，从布拉 戈维 申
斯克 市 到 莫斯 科不 过 7
天，尔后再往东欧以至
西欧各 国 那就是非常方
便的事了 。

对国 内而言 ，黑河
的边 贸 优 势 就 更 为 显
著。如果黑河市的边贸
搞好 了 ，前途是很乐观
的。从 去 年 9月 以 来 ，
黑河地区 与俄罗斯等独
联体 国 家 签 约 4亿 瑞 士
法郎 ，仅 “2·2”龙节
七天时 间 ，就签7亿瑞
士法 郎 ，折合人民币 11
亿元 。现在 ，黑龙江 江
面上 车 辆 船 只 川 流 不
息，往阿穆尔州方面运
过去 的是 白 糖 、服装 、
食品等 ，往黑河方面 过
来的是水泥 、木材 、钢
材、载重汽车 等 。双方
过货 量 每 天 最 高 可 达

4000吨 。据说在对方的
布拉戈维 申 斯克市 ，最
受欢迎的是黑河人办的

“ 中 国餐厅”。双方现
在有对开 的 “一 日 游”，
每天都有相 当 数量的游
客乘车到对方的旅游景
点观光游览 。

在黑 河 贸 易 市 场
上，从内地来的人也很
有趣 ：温州人抢购有俄
罗斯风格的妇女披肩 ；
上海 人 热 衷 于 原 苏 联
邮票 ；内蒙人热衷于小
轿车 配件 ；而 西 北 人 实
在，购买 的是御寒的银
狐领大衣及毛料 。

作为权力 中 枢 的黑
河地区行政公署 ，也在
超速运转着 。大楼里 的
灯火彻夜通明 ，一个个
决策从这里发 出 ，一拨
拨南来北往 的 谈判代表
从这里送走 ，专 员们个
个忙得不知 日 出 日 落 ，
但都喜上眉梢 ，各机关
也全力运转起来 ，经贸
牌子 一个个挂 出来 ，一
座座高 楼拔地而起 ，开
办办事处 的鞭炮声此起
彼伏 ，海 关大楼格外忙
碌。

临离开黑河时 ，我
们又专程驱车30公 里 ，
参观了 清朝黑龙江将军
府所在地——瑷珲城 。
一百 多 年 前 ，在这 里 曾
发生过一场让 中 国人民
耻辱 的 中俄瑷珲之战 。
一把 大 火 烧 掉 了 瑷 珲
城，只 留 下 了城内 的 魁
星阁和几棵青松 ，一纸
条约 割 去 了 中 国 一 百
五十 万 平 方 公 里 的 土
地。漫 步 在 江 边 ，仿 佛
还能 听 到 “海 兰 泡 ”惨
案死 亡 者 的 呼 喊 。沿 着

这些 历 史 的 轨迹 ，
带着 对 祖 国 繁 荣
富强 的 祝 愿 ，我们
星夜 兼 程 地 赶 回
西安 ，但耳边常想
起黑河 的呼唤 。

莫教 “此地 空余文化城 ”
清宇

星期 天 与 友人去 汉 高 祖 刘 邦 长 陵 玩 。
咸阳 原 上有 汉陵 十 一 座 ，均 呈 覆 斗 型 ，东 西

一字 儿排 开 ，绵 亘 百 里 ，以 武 帝 茂 陵 和 高 祖 长 陵
最为 著名 。有 一 首歌 颂 关 中 的 诗 写 道：“这 里 的
每一 块 瓦 砾都 有 美 妙 的 传说 ，每 一 杯黄 土 都 有滚
烫的 记忆。”到 长 陵 ，方 信 此 言 不 谬 。田 垅路畔 ，
秦汉 残砖 断 瓦 连 片 成 堆 ，文 化遗 存十 分 丰 富 。有
些建筑 饰 物 瓦 当 残 片 上 的 花纹 图 案 篆 书 隶 字 历 历
可辨 ，造 型 之精 美 ，线 条 之洗 练 ，令人惊叹 。我
与友人站 在 陵 顶 ，回 思 华 夏 文 化之灿 烂 ，周 览 祖
国河 山 之 壮 丽 ，扬 眉 吐 气激 昂 青 云 ，很 是 自 豪 了
一番 。

临末 ，我们 绕 到 陵
南，去 看 树 立 在 那 里 的
两块 文 物 古 迹 标 志碑 ，

不看 不 知道 ，一 看 吓 一

跳，这 一 看 ，把我们 的 自 豪 感 看 得 烟 消 云散 。
刘邦 墓前 的 标 志 碑上 刻 着 “长 陵 合 葬墓 吕

后墓 ”几 个 大 字 ，吕 雉墓前 的 标 志 碑上 却 刻 着 “高
祖长 陵”。刻 有 “高 祖 长 陵 ”四 字 的 这块碑 的 上
方有 一 行 小 字：“第 一批陕 西 省 重 点 文 物保 护 单
位”。背 阴 还 有 一 段 爱 护 文 物 古 迹 的 话 ，第 一 条
竟是 “保 护 革 命 文 物 ，发 扬 革 命传 统”。

刘邦 墓 与 吕 雉墓相 距数 百 米 ，怎 么 能 说是 “合
葬”？刘 墓 东 而 前 ，吕 墓 西 而 后 ，图 籍 记载 清 清
楚楚 ，标 志碑张 冠 李 戴 ，刚 刚 标翻 。细 看 二碑 ，
立碑时 间 相 差 数 月 ，可 知 差 错 原 因 并 非 现 场施 工

的民 工 一 时之颠倒。“第 一 批陕
西省 重 点 文 物保护 单位 ”显 系 “陕
西省 第 一批重 点 文 物保护 单位 ”
之误 。还有 ，游 人 来 到 长 陵 ，要
发扬什 么 革 命传 统 ？

标志 碑 的 碑 文 肯 定 是 文 化部
门的 文 化人撰 拟 的 。文 化部 门 的
文化人 的 文 化水平如此之低 ，面

对创 造 了 五 千 年灿烂 文 化 的 列 祖
列宗 ，面 对 慕 华 夏 文 化之 名 千 里 万 里 而 来 的 五 大
洲朋 友 ，我们 能 自 豪 起 来 么 ？

在学 习 我们 的 传 统
文化方 面 ，五 大 洲 的 朋

友是认 真 的 。我们 的 四
大发 明 早 已 为 欧 美 所
用。前 些 年 有 敦 煌 在 中

国，敦 煌 学 在 国 外 一 说 。这 几 年 ，国 人 的 文 化 热
有如 烈 火 烹 油 鲜花 着 锦 ，煞 是 红 火 ，但 窃 以 为 花
拳绣 腿 者 居 多 。当 有 消 息 说 某 些 老 外 把 《孙子 兵
法》的 思 想运 用 在 他 们 的 企 业 管 理 中 时 ，我 们 才
忽然 明 白 我 们 还 有 这 么 一 本 书 ，急 忙 闻 别 人之 风
而动 ，挂 出 一批什 么 什 么 研 究 会之 类 的 牌 子 来 。

闻别 人 的 风 而 动 ，虽 然 迟 些 ，但 还 来 得 及 。
只是 别 再 外 热 内 冷 ，光 挂 大 牌 子 ，摆 花 架 子 。
必须 认 认 真 真 地 读 几 本 书 ，切 切 实 实 地 提 高 文
化水 平 ，莫 教 “别 人 学 得 文 化 去 ，此 地 空 余 文
化城 ”方好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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爱情 诗 集 《流 淌 的 爱 河 》

出版发行
本报社齐连 声的 爱

情诗集 《流淌 的爱河 》
正式 出版发行 ，著名 诗
人、作家毛锜为其作序 。

作为一个长期从事
新闻 工 作 的 诗作 者 ，齐
连声 坚 持 勤 奋 笔 耕 ，先
后在 人 民 日 报 、解 放军
报、光 明 日 报 、诗 刊 、解
放军 文 艺 、陕 西 日 报 等
省级 以 上报刊发表诗作
400余首 。本集入选 了他
的爱 情 诗 作97首 ，是 爱
情园地里新绽 的一束束
花蕾 ，采撷了 这一“永恒

主题”的剪影和侧光 。其
内容分为彩色 的情愫 、
待绽的花蕾 、动情的羞
花、醉人的情岛 、带刺
的玫瑰、绚丽 的红 豆 、
悠扬的琴瑟 、苦涩 的爱
恋8个 部分 。本集 子 的
诗作 注 重 哲 理 、讲 究 韵
味，清新厚实 ，力 掘 人类
爱情的
真谛和
心境 ，
颇有赏
读的价
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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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我的 生命是一管横笛 ，贮满美 妙 的旋
律，一 任你尽情吹奏 ，抑扬婉转 ，曲 曲 都
是动情 的歌……

但在你 的 芳唇开 启 之 前 ，它却 总 是横
竖不成 调 ，多 少 年 了 ，一 直 被 人们 嘲 为 “乐
盲”。

2

我们各 自 捧着 爱情 的 酒杯 ，示 意对方
为之斟满 。

爱神却在我们耳 畔 细 声 叮 嘱 ：醇 美 的
爱情 之 酒 ，不 是 用 索取醅 制 ，而 是在奉献
中酿就……

3

月下 相 偎 ，你突 然 问：“爱情是什 么？”我 竟嗫
嚅着 ，半 天答不 上 来 ，惹你好 一阵娇 嗔：“傻瓜 ！爱
情就是这 月 下 的 影子呵 。我 中 有你 ，你 中 有我……”

关于爱情 ，你常常有许 多 独到 的见解 。
携手 花径 ，你 问 我：“爱情 是什 么？”我张 口 结

舌，一时找不到合适 的 词语 。你用 食指 一 点我的额头 ：
“ 真 笨 ！爱 情就是这脚 下 的 小径呵 。从 这 里 ，你走进

我的心 中 ，我走进你的心 中……”
关于爱情 ，你总有无尽 的新奇 的定义 。

4

你问 我：“书 呆子 ，那些 日 子 都读什 么 书？”待
我搬 出 那 一 摞数本精心装 订 ，每 一 页 都经反 复 圈 点 ，
每一 页 都 已 翻 破又被仔 细修复 的 “大 书 ”时 ，你却绯
红了 脸 ，嗔怪 道：“这些 只 是信手划捺 ，字迹歪歪扭
扭，语 句 不通 ，标 点乱 点 的 破信 ，值 得 下 那 么 大功夫
研读么？”

然而 ，这些 年 ，异 乡 孤灯 下 ，我正 是从这一封 封
“ 信 手划捺 ”的 “破信 ”中 ，轻而 易 举地读懂 了 别 离

和真 情 。倘 若 你 当 时 字体过 于 工 整 ，语 言 过 于讲究 ，
那我 的研 读 ，还真得下番 “由 此及彼”，“由 表及 里”，

“ 透过现象看本质”的 “硬功夫”呢 。
须知 ，爱情 的 动人处 ，恰恰在 于它 的 真 朴 ，而最

忌矫饰 。
虽说从 此 已 不需再 度鹊桥 ，这 几大 本你 “信 手划

捺”的 “破信”，我却要温 读终生 。


